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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荒漠化中国荒漠化中国荒漠化中国荒漠化 （一）（一）（一）（一） 

 

郑义郑义郑义郑义 

【正见网】编者按：中国土壤的荒漠化在人心不古的驱使下，从西向东，从北往南，吞噬着

万倾良田，摧毁着赖以生存的文明。面对大面积的土壤的荒漠，中国采用了许多技术上的防

治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有效地制止荒漠化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人们道德水平的下滑。

本文选自郑义所著《中国之毁灭》，略有删剪，标题为编者所加。 

恐怖的恐怖的恐怖的恐怖的“5.5”“5.5”“5.5”“5.5”沙尘暴沙尘暴沙尘暴沙尘暴     

摘自一位原气象工作者的值班记录：“今天风和日丽。下午 2 时许，骤然狂风大作，飓风卷

起沙石尘土，形成一堵约 400 米高的沙尘暴壁，自西向东扑来。 瞬间最大风速 34 米/秒，

风力达 12 级。20 分钟内天地一片漆黑，能见度降为零。沙尘暴壁由下往上呈黑、红、黄三

层，每层有球状尘团剧烈翻滚，发出沉闷的轰鸣，一两公里之外可闻……”  

这不是原子弹爆炸的景象，而是 1993 年“5.5”黑风暴纪实。这场特大沙尘暴于 5 月 4 日从

新疆西部边境发生，于 5 日 15 时 42 分袭击金昌市，16 时 40 分袭击武威市，17 时整袭击古

浪，17 时 50 分袭击景泰，19 时 26 分袭击中卫……沙尘暴横扫中国西部，然后横亘华北大

地和东部沿海，远飙朝鲜半岛和日本。这次黑风暴在进袭新疆、甘肃、内蒙古和宁夏时，风

速达 25～34 米/秒，风力达 8～12 级，沙尘暴壁高达 500～700 米，宛若原子弹爆炸后的蘑

菇云，剧烈翻滚，飞沙走石。当时无论室内室外伸手不见五指，狂风呼啸，仿佛天塌地陷，

末日来临。  

事后据当局公布，新疆、甘肃、内蒙古、宁夏四省区的 18 个地市，72 个县共 110 万平方公

里面积、120 万人口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6 亿元左右。死亡 85 人，失踪 31 人，伤 264

人；沙暴打死、活埋和失踪的牲畜 12 万头（只），受灾牲畜 73 万头（只）；农作物受灾

560 万亩，24.5 万亩果园重灾；掩埋毁坏房屋 4412 间，埋没水渠 2000 多公里，刮断刮倒电

杆 6021 根，电力、通讯、水利设施严重损坏；古兰泰铁路专线中断四天，贯通新疆的兰新

铁路中断三十一小时，约 40 列火车受阻，上万名旅客被困……  

经中科院专家调查，灾区的几大沙漠都向前推进了数百米至数公里，表土被刮走 10～50 厘

米；沙埋厚度一般为 20 厘米，最厚达 1.5 米；并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数日降尘不绝，一片

恐慌。  

事后的研究证明，形成“5.5 沙尘暴”的气象因素是西伯利亚强冷空气，而根本原因是不合

理开发对植被的严重破坏。有研究证明，遭人为破坏的地面，其风蚀量高出原始戈壁 10

倍～100 倍。一个多月后，在“中国森林环境高级专家研讨会”上，学者们指出：这次沙尘

暴是长期以来国土荒漠化日趋严重的必然后果。由于治理速度赶不上荒漠化速度，如果几年

后再遇一次强风，成灾之重，将增至十倍、百倍，后果不堪设想。  

“5.5 沙尘暴”由于横扫了整个北部中国，引起媒体关注。其实沙尘暴早已是极为平常的现

象：据西北地区 160 个气象站的长期观测资料，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与西部，年均沙尘暴日

为 20～40 天；河西走廊、陕北至内蒙古西部一线每年 15～25 天；青海西南部每年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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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且，西北地区沙尘暴发生的频率、强度和危害程度，都在不断加剧。五十年代有 5

次，六十年代 8 次，七十年代 13 次，八十年代 14 次，九十年代前七年 14 次。部分沙尘暴

风力超过 10 级，能见度小于 50 米，成为特强沙尘暴——黑风暴。但是，沙尘暴在整个国土

荒漠化损失里所占比例极小。悄无声响的荒漠化，年均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数字为 540 亿元；

惊天动地的“5.5 沙尘暴”，直接经济损失也不过 6 亿元，仅占年均损失的 1/90 而已。  

但这场横跨了中国全数经度的特大沙尘暴毕竟是一个明确无误的警报：荒漠化的趋势正在无

情加快，巨大的生态灾难已经降临。  

西域诸国覆灭的历史，正在以更大规模重演。西域诸国覆灭的历史，正在以更大规模重演。西域诸国覆灭的历史，正在以更大规模重演。西域诸国覆灭的历史，正在以更大规模重演。     

据《汉书》记载，一千三百多年前，塔里木盆地周围的绿洲上，有西域三十六国，后来增加

到五十余国。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楼兰、且末、精绝、于阗、皮山、渠勒等。这些古国大多建

立在河流下游，水草丰茂。但兴盛数百年后，全部毁弃。  

关于这些古国毁灭的原因，学界已大致取得共识：生态灾难。—绿洲毕竟是生态环境相当脆

弱的地方。但对于这灾难究竟来自过度农垦还是气候变化，则存在不同意见。新华社乌鲁木

齐 1997 年 5 月 1 日电宣称：这些绿洲小国的消亡，过去一直认为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历史

学家考察后认为，河流退缩，绿洲上出现流动沙漠，主要是大规模农垦的破坏，自然因素仅

为次要作用。在众多古城周围，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古代大规模农垦的遗迹。这一判断看起来

相当有说服力，虽然先民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愚昧。比如，这些古国对环境保护早就有深刻的

认识，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古尼雅人的“森林法”规定：砍他人之树，非法；将活树

连根砍断，罚马一匹；将活树树枝砍断，罚母牛一头。古楼兰人除了有类似的森林法，还控

制水源，收缴水税。 

回到中国，实际上中国学者对荒漠化的研究早已超越了最近新华社简讯的概括。1977 年以

后，中国荒漠化研究之区域，已从西部沙质荒漠为主的地区，转向了北方半干旱农牧交错

区、东部半湿润地带的黄淮海平原和东部沿海低丘岗区。也就是说，荒漠化对中国的威胁，

并不止于塔克拉玛干等西北大沙漠的迅速扩张，而今已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重心部位——

东南部——生态环境的自我演化。否则，那些远离“万里风沙线”且雨量丰沛的湖泊和北回

归线以南省份、岛屿为何也开始荒漠化？  

最近的一个科研报告指出：中国现有的荒漠化土地中，25.4%是由於过度农垦造成的，31.8%

是过度樵伐造成的，28.3%是过度放牧造成的，水资源利用不当造成的占 8.3%，工矿、交

通、城市建设破坏植被引起的占 0.7%。 

中国林业部部长坦诚地对此表示无保留的承认：“我国土地沙漠化扩大的原因，真正属於自

然因素造成的仅占 5.5%，而 94.5%是人为造成的。”  

(白桦 编辑) 

 

 


